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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家在靠山近海处，但
已五年左右没有上过山了。
前些日子看到好友上山拍的
照片，山上景色很不错，便决
定也爬一次大珠山。
　　虽是秋末，山脚下的松树
还是那么苍翠，拽着树枝继续
前行，山道不算险，这一片全
是松树。顺着小径，走过山
腰，上到山顶，视野一下子宽
阔开来。俯视群峰，宛如一幅
流动的画卷在眼前轻轻展开，
山间的树大多换上了金黄的
装扮。那浓密的树叶，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无数小精灵在跳动。
那曾经的嫩绿，那历经风雨的
坚韧，都在这金黄之中得到了
最美的诠释。风吹过，树叶沙
沙作响，宛如一首秋日的赞
歌，飘荡在山谷之间，令人心
旷神怡。
　　群峰之间，黄绿参差，绿
的是松，黄的是阔叶树。顺着
小径的右边而下，便是石门寺
了。近处的银杏树上挂满了
红布条，每一条都是信众的美
好祈愿。寺庙香火鼎盛、青烟
袅袅，给人一种宁静而庄严的
感觉。传说石门寺从前叫玉
泉寺，当年唐王李世民被追兵
追赶，一路逃到这里，被一和
尚所救，藏在寺里才得以脱
险。寺门外有一泉，唐王封为

“御泉”，后改“玉泉”，所以这
里当时又叫“玉泉寺”，现在叫
石门寺大概是因为寺门是由
两块天然的大石头组成。如
今玉泉还在，从未干涸。
  走进寺庙，佛音缭绕，让
人感受到一种超脱与释然。
袅袅的青烟在秋风中缓缓上
升，带着信众的祈愿飘向远
方。寺内的钟声，在山谷间回
荡，悠扬而深沉，给这秋的大
珠山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宁静。
僧人们在寺内诵经礼佛，那低
沉的梵音与秋声交织在一起，
让人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
与洗礼。在这里，人们可以暂
时忘却尘世的纷扰与烦恼，得
到内心的安宁。
　　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仿
佛在诉说大珠山的历史与传
说。水面上的落叶，随着溪流
轻轻漂荡，就像一叶叶扁舟，
载着游子的思念与乡愁，漂向
那遥远的彼岸。偶尔，几只小
鱼在水中嬉戏，溅起一圈圈涟
漪，为静谧的山间增添了几分
生机与活力。
　　大珠山的秋，是如此多姿
多彩，又是如此深邃宁静。它
用树、水、寺庙，还有满山的奇
石，诉说着秋的故事，也诉说
着生命的真谛。在这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也可以感受到人类文化的
厚重与博大。让我们在这金
秋时节，走进大珠山，去感受
那份独特的美丽与韵味吧！

□山人
北风撕裂黑白

让热烈的更加热烈
让沉沦的越沉越深

日历缝缝补补
精打细算地捱着
风雨飘摇的路上
抱团流浪的灵魂

　　
叶子离开枝头，有风补位

阳光跳来跳去
时隐时现的烟火中
若即若离的鸟鸣

渺渺的歌声不着寸缕
　　

枫叶绿了又红了
坚守与迷失的青春

何处安放一枚轮回救赎的道果
　　

山柿站上枝头，用全部热情
点燃这个时节

□赵守卫

又到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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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五点，运送生活垃圾的车
辆便会准时开到巷口，上早班的环卫工
从巷子里拖出一桶桶生活垃圾喂给垃圾
车，成为清晨巷道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街灯铺展着橘黄色的光，巷子里的
热闹也准时开张了。
　　那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不知什么
时候已经打好了好几坑馕，金黄色的
馕，一叠一叠摆在两个大藤箩里，发出
幽香细甜的气息，勾人味蕾。这是早起
上学的初高中女生们的最爱———“宁可
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其实，这只
是借口，她们最爱的是那制馕的人，小
伙子一头半卷曲的黑发，戴一顶歪斜的
棒球帽，眼睛是纯蓝中掺一点傍晚的浅
灰色，古铜色皮肤，带点风霜的小沧桑，
双眸中带点忧郁的迷人气质。一群小
女生趋之若鹜，每天按时报到，她们轻
踏巷子里青石板上的晨光，接过那一张
金黄色的馕，看一眼压在棒球帽下那俊
朗的面容，即便是惊鸿一瞥，也定会有
一天的好心情。
　　榆林仝记羊肉汤锅“咕噜咕噜”响
着，热气腾腾。他家制作的大饼一寸来
厚，切成俊俏的大长棋子块，羊汤泡饼，
也是一绝。那大饼表面微黄，散乱撒点
芝麻，看着木敷敷的，没有什么，但吃到
嘴里，那面的轻甜、轻糯、轻酥却让人回
味无穷，也不知是怎样的配方工艺做出
了这样的美食。
　　周边郊区卖菜的阿爷阿姑阿婆也推
着挑着挎着为数不多的各色青菜进了巷
口，找一个摊位开始分斤分两。其余小
超市、五金店、馄饨馆、拉面馆、油条馅饼

豆浆铺等，也都各自开张，忙忙碌碌，衣
食住行用，无所不有，巷子里早市的烟火
味瞬间拉满了。
　　幽深的市井巷子里，或许陈旧灰暗，
低处湿湿的墙上，时有苔藓密密生长，但
再嘈杂局促也挡不住那满满的烟火气。
这就是我们五脏俱全的日常生活之地
啊！有缘聚拢来，便是烟火，随柴米油盐
酱醋茶而喜怒哀乐，过平凡的市井烟火
生活，这种平凡的日子，蕴藏着一个时代
最丰富生动的生活内涵，这些不显山不
露水的日常，才真正构筑了我们生活的
血肉，才是最踏实的生存本真。
　　社会再进步，时代再发展，市井烟火
永远不可或缺，它既有平实的安稳，又有
蹦跶的热闹，更有四季三餐的丰实。生
活原本就是一场街头巷尾的幸福，在滚
滚红尘里走流年，永远是愉快而又难得
的，细水流年的日子，才能真正源远
流长。

市井烟火
□丁福军

我握着秋天
想事物中一些清澈的时刻

果子落入暗色的水波
我曾是那被溅起的熠熠的灰色

　　
在天空沉重的影子里

我发现许多瞬间苍老的羽毛
它们像雪花般飘飞在沉寂的窗口
我握着秋天的手有了些许清凉

不敢指向还流露夏夜温柔的月亮
　　

当大片的风吹过头顶
那为谁而栽的金桂正在开放

我站在窗前
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

却被月光一再映亮

握着秋天
□程爱国

大珠山的秋
　　大场镇大营联中，是我的第一家工
作单位。在这里，我结识了范主任。所
谓联中，就是周围几个村出资出地，联
合办的中学，供这几个村的孩子读初
中。一起分配来的，还有丁老师、王老
师等，很多都是单身青年。当时，学校
里有教工宿舍，但没有伙房，我们的伙
食如何解决，成了问题。
　　在单位的第一顿晚饭，是在范主任
家吃的。开学第一天下午放学后，陈老
师说范主任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在陈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范主任家。不
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来，这时
我们见到了范主任的妻子——— 赵老师。
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说话就笑，那弯
弯的细眉下，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这
时，范主任从门外走进来，黑红脸膛，面
带微笑，一手提着酒，一手扶着腰，腰有
些侧弯，好像有点问题。
　　初次见面，大家都有些拘谨，好在
都是成年人，很快熟络起来。范主任
说，以前咱学校的老师，多是代课和民
办老师，住附近村里，下了班就回家，学
校就没有安排伙房，现在看来非安排伙
房不可了，你们先等等，一定想办法解
决大家的吃饭问题。那晚，吃的什么已
记不清，只记得范主任夫妇的热情。
　　在大营联中工作半个月后，我就与
范主任分别了——— 大场中心中学缺一
位语文老师，我被调到了那里。听丁老
师说，范主任时不时请他们去他家改善
伙食，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其实，我也

一直把范主任夫妇看作娘家人。
　　两年后，大营联中、胜水联中等村
级联中合并到镇中心中学。我又可以
与范主任共事了，真是开心！范主任做
了我业务上的领导，指导我们一个业务
组的教学工作。他把教学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细心地
指出我们的不足。后来，我被调到镇教
育办做财务工作，又一次在不舍中与范
主任分别。
　　范主任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后来分管了学校的财务工作，我们又巧
合地成为工作上常有交集的伙伴了。
做财务工作，加班是常事，范主任总是
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记得一次
我说晚上需要加班，结果范主任奔波十
几里路准时到达，着实让人感动。
　　2020年，范主任到了退休年龄。虽
然退休了，他却一直被大家惦念着。后
来了解到他们老家拆迁——— 范主任弟
兄三人，父母年轻的时候，不愿意轮流
住，三人便商定给老人单独买一套房
屋。他的两个弟弟收入不及范主任，给
老人买屋的款项，范主任主动承担了一
半，两个弟弟承担另一半。现在老人房
屋的赔偿款，弟弟们说让范主任拿一
半，他们二人拿一半。范主任说，亲兄
弟，不用算得那么细，赔偿款一分为三，
弟兄三人各拿一份。都说很多家庭拆
迁把亲情也拆了，那是因为他们没遇到
范主任这么宽宏大量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范主任——— 范东升。

□丁秀荣

范主任

昨晚起风了
风摇动山楂树
通红的山楂果

有的落在磨盘上
有的落在水缸里

　　
落在井沿上的几颗

被风推着
滚落到院子的竹筛里

　　
我和父亲

捡拾起一颗颗山楂果
把它们捧到屋里

　　
“山楂果想猫冬了

今天找找梯子”
　　

父亲话音未落
又有几颗山楂果

纵身一跃
“叮咚，叮咚”跳入水桶

发出清脆的响声

想猫冬的山楂果
□宋荣芳


